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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難得彌珍愛》
陳冠甫（慶煌）＊
                   【摘    要】

本論文旨在呼籲人之有今生，乃前世行善修來，極其難得，彌足珍愛。先從胡適＜自殺篇＞觸機，由弘一法師《護生畫集》導正，而以《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之＜十恩頌＞入題，述說父母生我，恩深情重，身為子女者，須愛惜生命。依次舉管仲、程嬰、晏嬰、司馬遷、蔡琰、蘇軾六位典型人物為例，交代其所以不自殺之史實，並從正、反、側三方面深入探討，提供社會各界省思，庶幾不幸面臨困境之當事者，亦能知所抉擇。
【關鍵詞】父母恩重難報經、十恩頌、管仲、程嬰、晏嬰、司馬遷、蔡琰、蘇軾、李叔同、豐子愷、胡適、自殺
壹、前     言
偶翻《中華詩學》雜誌，載有香港學人鄭水心引胡適＜自殺篇＞﹕「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我獨謂不然，此欺人語耳。義士有程嬰，偷生存趙祀。夷吾忍囚檻，功業炳前史。丈夫志奇偉，艱鉅安足齒。盤根與錯節，所以見奇士。處世如臨陣，無勇非孝子。雖三北何傷，一戰待雪恥。殺身豈不易，所志不在此。生才必有用，何必付蟲螘。枯楊會生稊，河清或可俟。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而評胡氏此篇五言古詩為空所依傍，揮斥自如，乃「解蔽鼓勇，有益人心之作。」

緣自殺、殺人，負面新聞層出不窮，愚以為「自殺」二字，不宜標榜，憶昔弘一大師（1880-1942）五十歲生日時，與弟子豐子愷（1898-1975）合作《 護生畫集 》 問世，一時風行海內外。十年後，豐氏又以六十幅護生畫稿郵寄泉州，求大師撰文賦詩。弘一圓寂後，三、四、五集仍於大師七秩、八秩、九秩冥壽前畫成，改由葉恭綽、朱幼蘭、虞愚題詩。一九七九年，弘一百歲冥壽，第六冊百幅畫作亦於豐氏生前籌畫完成，並由朱幼蘭題詩。善信為紀念兩位大師百歲之約，除單獨出版第六冊外；一至五冊於香港再版時，亦連第六冊合出，達成師徒當日「悲心無量，德澤無邊」之宏願。 
     敬觀四百五十幅畫作，均以「愛護生物」為主旨。豐氏在序文中謂：「護生者，護心也。」基於佛教「眾生平等，皆具佛性」之觀念，去除殘忍心，長養慈悲心，然後以此心待人接物，即為護生之主要目的。際茲物價沸揚，失業率高，人心錯亂，感情受創，動輒殺人或自殺。致身拘監牢，罪判殛刑；或魂囚地獄，永遭折磨之苦。而造成親屬哀慟，社會不安等諸多現象。念及伊斯蘭教的《可蘭經》所說：「如果你叫山走過來，山不過來，那你就走過去------。」而聖嚴法師在世時，也嘗勸尋短者多作片刻思考, 提示「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心隨境轉是凡夫,境隨心轉是聖賢。」等轉念功夫, 望世人面對困境或惡意責難,須寬心轉念，放下一切仇恨,並自我反省,始克勇猛精進。且又祝福大家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今不揣譾陋，一本「楊枝淨水消災業，眾苦得離增善根」之拙誠，冀世人珍重並善護難得之身心靈，都能長長久久，平安喜樂。遂不揣譾陋，仿胡適之意，於管仲、程嬰之外，另增晏嬰、司馬遷、蔡琰、蘇軾四位不自殺而萬古流芳之案例，將六位歷史上的典型人物各繫以一絕句，另增一絕句作開場總冒，末增二絕句以作結論，係完全呈顯而且具有學術論文架構之組詩，因弘一大師＜護生篇＞之啟迪，遂以《今生難得彌珍愛》作為論文題目。今容先述開場總冒的詩句云：
此身來匪易，一死何獃稚。有用是今生，河清當可冀。
佛陀嘗開示阿難尊者有關人生孝道的因緣，阿難實悟深證世尊當時靈智開明的清淨妙心，大光明的無上正覺，與佛祖齊心合德，同生勝妙福慧；亦步亦趨，前後相隨，依循佛祖的足跡，一一圓證。佛告阿難，母胎懷子，凡經十月，極為辛苦。兒在母腹，頭一個月，如草葉上的露珠，朝不保暮；清晨聚將來，未午即消散去了。第二個月洽似凝酥，第三個月猶如凝血，第四個月稍作人形，第五個月生有頭、兩肘、兩膝、五臟，第六個月則眼、耳、鼻、口、舌、意六精齊開，第七個月生成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第八個月生出意智及九竅，第九個月胎兒吸盡母血凝成的養份。滿了十個月，當孩兒分娩時，母親更是深受其苦。世尊不厭其煩，依「懷胎守護、臨產受苦、生子忍痛、咽苦吐甘、哺乳寵弄、覆載惜憐、澣濯催老、遠行憶念、深加體恤、究竟憐愍」等十個恩情，各為之贊頌。大發慈悲心，欲世人深悟自己的出生因緣，而知曉孝順之道。
十七年（丙子1996）前，當我細讀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經文時，深為感動，於是在先妣九秩晉一之良辰，薰沐潤飾大師迻譯的＜十恩頌＞，並增前後偈語而成＜新十恩頌＞。四年後（庚辰2000），先妣九秩晉五華誕日，又謹予重訂，願世間所有為人子女者，胥能孝順其雙親，克享天倫之樂。其詩云：
序      曲

父母恩情重，子女當勿忘。世尊大悲願，曾為說端詳。

    懷胎守護恩

累劫因緣結，今來托母胎。月餘生五臟，七七六精開。所賴母血液，動止懼禍災。華裳難再著，妝鏡滿塵埃。

    臨產受苦恩
懷兒近十月，產期今欲臨。朝朝如重病，日日昏沉沉。皇皇難罄述，惟有淚盈襟。祇求胎無恙，懼何苦相侵。
    生子忍痛恩
慈母生兒日，五臟總開張。身心俱悶絕，血下何滂滂。誕後聞兒健，歡喜倍尋常。喜定悲還至，疼痛徹心腸。
咽苦吐甘恩
慈母恩澤厚，疼憐無已時。吐甘未稍息，咽苦不顰眉。愛重常難忍，恩深祇益悲。關心兒溫飽，自願受寒饑。
哺乳寵弄恩
母願身投濕，將兒移就乾。哺乳充饑渴，羅袖掩風寒。忘餐復廢寢，兒睡始能歡。但令穩且樂，母寧不求安。
覆載惜憐恩
慈母如大地，嚴父配於天。天地覆載我，雙親恩亦然。母彌顧復苦，終夜難安眠。無怨亦無悔，竟日惜還憐。
澣濯催老恩
本是芙蓉質，精神健如龍。眉分新柳碧，雙頰綻蓮紅。勤勞摧月貌，澣濯損玉蔥。祇為憐癡小，慈母老顏容。
遠行憶念恩
自幼相依久，生離最感傷。甫出家門外，便念兒安強。日夜心相隨，淚流數千行。如猿泣愛子，寸寸割肝腸。
深加體恤恩
慈母恩情重，恩深報實難。子苦願代受，兒勞母不安。聞道遠行役，憐兒夜臥寒。子女暫辛苦，長使母心酸。
究竟憐愍恩
慈母恩深重，恩憐無歇時。起坐心相繫，天涯意與隨。母年高百歲，仍憂八十兒。別後愛仍在，魂夢不分離。
結      言

父母恩情重，子女慎勿忘。南陔勤孝養，天倫樂無疆。
良以父母生我、鞠我、拊我、畜我、長我、顧我、教我、誨我、愛我，究其恩德，可謂大如天地。《孝經》載有孔子對曾參開示說：「『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曾子聽後即奉行不渝，到了病情嚴重之際，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臨終前仍以自己作為弟子的示範，其原因是我們的身體得來不易啊！它為父母所生所賜，須絲毫無傷，纔對得起父母。佛家說六道輪迴，我們今生今世能生而為人，是多榮幸啊！因為我們是人，人纔能頂天立地，獨立思考，自由自主，可以排除萬難去解決任何的問題。若萌輕生錯誤的幼稚念頭，一死了之，必永受地獄火海刀山等嚴酷的刑罰，即使輪迴為動物或異類，也祇能任由他方支配、奴役而已。俗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生活上難免會遭遇挫折，祇要努力，不怕辛苦，總可克服。誤會是一時的，日久見人心，黃河澄清，是可以冀望得到的。
 
貳、本     論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亞聖所講的是如何抉擇生或死,活要活得很有意義，死也要重於泰山，而不能輕於鴻毛。不考慮義，很輕率地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也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就個體生命而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死即不能復生，因為每個人的今生只有一次，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珍惜它。我們對生與死此一課題，必須抱持嚴肅而正確的態度，以下謹依管仲、程嬰、晏嬰、司馬遷、蔡琰、蘇軾等六位典型人物生年之先後為序，舉證其所以不自殺的史實，並從正、反、側三方面深入探討，提供社會各界省思，庶幾不幸面臨困境之當事者，亦能知所抉擇。

1、 管  仲
夷吾三敗逃，糾死殉煎熬。囚返匡天下，齊桓霸業高。
管仲（約前723或前716～前645年），系出周穆王之後，姓姬，氏管，名夷吾，字仲，謚敬，世稱管子、管夷吾、管敬仲，為春秋時代齊國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年少時與鮑叔牙為友，鮑叔知其富才能。兩人曾合夥經商，常中飽私囊，鮑叔知其家貧，並不在意。曾為鮑叔辦事，卻使其更加窮困，鮑叔諒解機會有利與不利，並不覺得他笨。曾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君上免職，鮑叔知其未逢明時，並不認為他不好。曾三戰三敗逃，鮑叔知其家有老母，並不嫌他膽怯。後來鮑叔侍奉齊國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糾。等到小白立為國君，公子糾被殺死，召忽殉節，
 管仲遭囚禁受辱；鮑叔深信管仲是以功名不顯揚於天下為羞，並不以他的不拘小節為可恥。鮑叔自認為在：「寬惠柔民，治國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結於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國語‧齊語》第一篇）等各方面，皆不如管仲，於是向桓公推薦管仲為齊國執政，齊桓的霸業因此得以成功，九次會集諸侯，使天下一切獲得匡正，就是根據管仲的智謀。
關於管仲不能死節的問題，《論語‧憲問》有兩則評斷，一是：「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二是：「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答覆子路與子貢兩位弟子對管仲的批判，顯然口徑是一致的，亦即從大處著眼，反傳統來肯定管子纔是真正的仁，真正的忠；只有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依歸的忠纔是忠，而忠於某一人或某一政治集團的忠是愚忠。
    管仲雖未盡忠於公子糾，但他輔佐齊桓建立霸業，名垂青史，也就不能以一般常人的小節小信來局限他了。聖人亦難免會有過失，我們不能對人一味的求全責備，應看他的大節。好在，齊桓公能不追究小節，竟寬恕差點一箭射死他性命的管仲而加以重用，得到他的輔佐，纔能憑著仁德，糾集了諸侯的力量，尊王攘夷，一匡天下。倘若管仲只顧小節，肯為公子糾而輕生；不惟齊桓公的政權將不穩，齊國會亂，連整個天下也會大亂。那麼蠻夷提早亂華，中原易主，華夏民族的血脈與文化，也就很難獲得維護與保全了。

二、程  嬰
程嬰存趙祀，義士名青史。忍辱暫偷生，救孤捐愛子。
當晉景公三年（前597），司寇屠岸賈以趙盾授意趙穿弒晉靈公為由，帶領諸將攻入下宮趙府，殺死趙盾後嗣趙朔全族。趙朔的夫人莊姬與國君晉景公有血親關係，當時懷有身孕，僥倖逃出，躲入宮中，成為這件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唯一活口。
不久，趙朔的遺孀莊姬臨盆，在大夫韓厥暗助下，接生的程嬰，為趙氏保住了最後血脈。但屠奸決意斬草除根，下令收全城幼嬰為質。程嬰遂將愛子冒趙武之名，託公孫杵臼匿藏，再陰揭其私，於是己子被視作趙氏孤兒，與公孫先生同遭殺戮。程嬰矢志報仇，遂攜真正的趙氏孤兒投入屠奸門下，忍辱苟活。
景公十三年（前587），趙嬰齊被控私通亡姪趙朔遺孀莊姬，遭其二哥宗主趙括驅逐出晉。十七年（前583）六月，莊姬捏詞告發趙同、趙括陰謀為亂，欒書、郤錡出來充當偽證。景公立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族滅之。既而，景公生了一場病，卜卦問吉凶，透過卜辭，懷疑趙朔有後。詢問曾經參與行動的韓厥，纔知內情的原委。景公驚怒，下令為趙朔平反。於是祕密召來趙武和程嬰，命趙武率軍誅滅屠家，一如當年的屠趙。韓厥諫說：「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庶出的趙武為趙後，與之邑。
眼看趙武長大成人，又報了仇，程嬰無顏再苟活，決定赴死。他向趙武訣別，趙武啜泣跪求，但程嬰心意已決，趙武為之服喪三年。
案：當程嬰與公孫杵臼兩人合謀立孤時，勝算必須一死一生，根據《史記‧趙世家》云：公孫杵臼曰：「立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可見程嬰與公孫杵臼均為存活趙氏血脈的義士，兩人為自己所遵奉的人生信條，必須完全克服人性中除了執著以外的一切弱點。當面臨要一人捨生取義，另一人忍辱負重、偷生苟活的抉擇時，竟然偷生者反而更不容易。設若沒有程嬰的一面心中強忍愛子與至交公孫杵臼被殺之痛，一面又要恬顏事仇，那麼趙氏孤兒怎能存活長大，又怎能向屠岸賈報滅門的血海深仇呢！今人對這兩位義士的蓋棺定論，所謂「燕趙之風」的前驅、「忠義文化」的代表等等，並非虛譽。
又、程嬰與公孫杵臼的墓地所在有四說，分別是陝西同州、山西忻州、山西平陽、直隸廣平。傳說係隨著奉祀之人而遷移的。唐代河東趙氏立祠祭祀先祖時，還要另建一祠祭祀程嬰與公孫杵臼。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五月，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祚德廟，封程嬰為成信侯。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以北地淪陷，道途阻絕，權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另於臨安府別建祚德廟；六月，進封程嬰為忠節成信侯。紹興二十二年（1152）七月，進封程嬰為強濟公，祭祀升為中祀。理宗淳佑二年（1242），進封程嬰為忠濟王。而正氣凜然的文天祥，在其《無錫》詩中也詠贊云：「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義士留取丹心，永垂青史，地下有知，亦稍可安慰矣。
三、晏  嬰
崔杼齊君刃，晏嬰身不殉。心惟社稷忠，生死尤矜慎。
晏嬰（前578～前500），字仲，謚平，習稱平仲，又稱晏子，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春秋時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雖身材短小，外貌不揚；但卻頭腦機靈，能言善辯，長於辭令。齊靈公二十六年（前556），繼任其父所遺的爵位為上大夫，歷任齊國靈公、莊公、景公三朝的卿相，內輔國政達五十餘年，屢諫其君上；對外堅持原則，出使不受辱，捍衛國格與國家尊嚴。晏嬰生活節儉，謙恭下士，撫恤族親，愛護百姓，是春秋後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周敬王二十年（前500），晏嬰病逝，孔子曾贊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司馬遷將他比為管仲。
在齊莊公朝，莊公垂涎執政大臣崔杼妻棠姜的美色，而與她私通；崔杼憤而設下圈套，在家弒殺莊公後改立景公。晏子驚聞劇變，前往崔府弔莊公之屍，他立於崔家大門外，門內那個弒君者問說：「你是來殉死嗎？」答：「莊公祇是我一個人的國君嗎？如果是，我就殉死。」再問：「你要逃亡嗎？」答：「弒君是我的罪嗎？如果是，我就逃亡。」又問：「你要歸順嗎？」答：「國君死了，我還能歸順誰？做君主的，豈能以他的地位凌駕人民？是要他來主持社稷的。做臣子的，豈是為了俸祿？是要他協助管理國家政事啊！所以君上如為社稷死，我就為君上殉死；君上如為社稷逃亡，我就跟著君上一齊逃亡。但君上若只為了個人行為而死，為了個人行為而逃亡；那麼如果不是他的私人寵臣，誰敢承擔這個責任呢？況且人家（指崔杼）有了君寵還弒之，我何必殉死，何必逃亡，我還能歸順誰呢？」
崔家大門開了，晏子進入靠在莊公屍體的大腿邊痛哭，然後站立起來，再三跺腳頓足，纔步出門外去。有人告訴崔杼說：「必須殺晏嬰」。崔杼說：「他是有民望的人，放過他，可以得民心。」
案：從晏子的前兩答，立場皆那麼具體明確，義正詞嚴；而第三答卻有些含糊籠統，可見他對莊公的死，在複雜的君臣情結裏頭，應帶有一點惋惜之意。崔杼既敢誘弒莊公於私宅，晏子親赴弔屍，極可能會有被殺的危險，當時就有人建議殺他。據《左傳》所載：後來，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其放肆跋扈，可想而知。憑晏子的智慧與機靈，在弔屍動作分寸上，掌握得宜。一哭表示盡人臣本分，哭後即可；但恐不被崔杼所理解，必須再次強調。於是一踴表示跳脫「你是來殉死嗎？」二踴跳脫「你要逃亡嗎？」三踴跳脫「你要歸順嗎？」三次躍起解除了崔武子對他的敵意與殺機，然後纔能全身而退。晏嬰不為淫君昏君盡愚忠而殉死，也不打算逃亡，更不會歸順於弒君者。他的心中是社稷意識、國家利益永遠高過於君上利益的，以此作為個人進退的依據和考量；如此纔能面臨生死交關之際，守經達權通變，處之夷然自若。留其有用之身，纔能為齊國奉獻心力，為百姓造福。
四、司馬遷
遷遘李陵冤，腐刑誰敢援。藏山因不死，寫就一家言。
司馬遷（前145～約前86）字子長。司馬談之子。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風俗，博採舊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太初元年（前104）參與制定曆法。天漢年間，因替李陵辯解，被處腐刑。既而任中書令，發憤著述，完成《太史公書》（後稱《史記》），這是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司馬遷於《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詳敘其家世、父業及著述史記的主要內容；又在《報任安書》中，自述被刑及忍辱著書的情節和思想。這封信寫於太始元年（前96），司馬遷可能過不到十年即謝世。
天漢二年(前99)，正當司馬遷悉心全力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李陵降匈奴的事件。這年夏天，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兄長二師將軍李廣利率兵征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李陵為別將，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陵提領五千步卒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相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兵，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支援，結果矢罄糧絕，不幸被俘。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來聽說他竟投降，憤怒萬分，滿朝文官武將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不斷地稱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了君上，紛紛指責李陵的罪過。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面安慰武帝，一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在司馬遷的心中，似乎是李廣利未善盡主帥之責。其直言觸怒了漢武帝，認為他是在替李陵辯護，
 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二師將軍李廣利，於是下令將他打入大牢。
司馬遷繫獄後，案子落於聲名惡劣的酷吏杜周手中，在杜周嚴刑逼審下，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從未屈服，也不認罪。不久，由於李緒正為匈奴練兵，準備攻漢，但情報竟誤傳是李陵。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族滅李家，司馬遷也連帶被判了死刑。
根據漢朝的刑法，若能繳出五十萬錢或接受腐刑，即可免除死罪。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無錢贖罪。腐刑是一種肉體摧殘及精神的蹂躪，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受這樣的人格侮辱，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是後來他又想到，自己如果就這樣「伏法而死」，是毫無價值的。他一定要忍辱負重，堅強地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成，因此毅然選擇了腐刑。他在＜報任少卿書＞中曾回顧當時複雜的心情說：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網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案：司馬遷在信中以無比憤激的心情，陳述自己蒙受的恥辱，傾吐內心的痛苦與不滿，說明他所以隱忍苟活而不自殺的原因，大約有三層：第一是自己如不選擇受腐刑，而伏法受誅，在周圍人眼裏，將誤以為是罪有應得，並不能顯示出自己有什麼氣節。第二是列舉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說明自己受到了極辱。接著用比喻、對比來說明人的志氣在困辱的境地中會逐漸衰微的，再舉王侯將相受辱後不能自殺的例子，用來反復說明士節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節的話，在受刑之前就應該自殺。第三是說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為了使文采表於後世。司馬遷進一步申明，他並不顧念家庭，也不缺少自殺的勇氣，如輕輕一死，也就同時斷送先父臨終交代他的歷史使命。司馬遷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就極刑而無慍色」，但刑餘之身，對他的心創傷很大，辱沒祖先，無顏掃墓，每天難過，愧汗淋漓。還好有了表文采於後世、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信念，支撐他活下去的決心。假使司馬遷一時想不開而尋短，這部驚天動地、震古鑠今、獨此一家的偉大著作《史記》不能完成，那將是中華民族莫大的損失。我們今天對司馬遷的蒙李陵之冤而受宮刑，完全站在同情的立場，都怪罪漢武帝的草率，左右重臣的冷血，反而更加地景仰太史公司馬遷偉大的人格風範。
五、蔡  琰
文姬遭蹂躪，董卓亂綱維。一紀胡塵淚，世傳悲憤詩。

蔡琰（177？～239？），字文姬，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為蔡邕的女兒，博學多才，通音律，六歲即能憑聽力迅速判定其父第幾根琴絃斷掉。初嫁於名門之子衛仲道，後來丈夫過世，以未曾生育，遂歸寧娘家。不久董卓亂京，蔡琰為董卓部將所擄，並於東漢興平二年（195）流落至匈奴，嫁南匈奴左賢王，於北地誕下二子。
建安十二年（207），由於曹操對蔡邕無嗣感到難過，因此十分同情蔡琰的遭遇，遣使以重金將她贖回，並安排其再嫁同鄉董祀為妻。她參酌胡人聲調，結合自己在胡地時日夜思念故土的悲慘經歷，創作了哀怨惆悵，令人斷腸的《悲憤詩》。她在詩中揭露軍閥混戰的罪惡，胡兵的殘暴，反映了廣大人民妻離子散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慘生活，從而展現了東漢末年混亂的社會面貌，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詩的心理刻畫極為細緻突出。它非惟是蔡琰不幸人生的悲情控訴，也是漢末社會離亂的史詩，在國家大災難背景中，突顯了具有典型性的個人不幸，是點面結合的現實寫照。全詩以點帶面，以面凸點，一圈悲涼接着更大的一片淒慘，無限地擴張到整個國家民族的不幸。被掠而遭玷污的屈辱痛、思親痛、杖罵痛、茍活痛、別子痛，為母痛、家破痛、亡國痛等，彷彿一幅幅驚心動魄的畫面展現於眼前，在悲戚的底色上映射出了慘不忍睹的片片血腥傷痕。若非悲極、憤極，怎能噴薄出如是情繫乎辭，情事相稱，聲淚俱下，局陣恢張，波瀾層疊的偉大詩篇。
《悲憤詩》中關於十二載俘虜生活的具體描繪，以及別子時進退兩難的複雜矛盾心理；句句為蔡琰肺腑中言，情深語真，如非親身經歷，他人是難以代為道出的。好在蔡琰於受辱之際沒有自殺，否則中國詩史上，豈不缺少了可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並稱雙璧的第一首自傳體五言長篇叙事詩。那麼，後代的詩聖杜甫要賦＜北征＞、以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時，也就無從乞靈了。

六、蘇  軾
東坡新黨逼，詩案烏臺織。幸未莽投江，千秋文聖式。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十二月十九日生於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自小聰敏好學，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初任鳳翔府簽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而立之齡回京，直史館，喪妻，隔年喪父，返川守制，續娶妻之堂妹。神宗熙寧二年（1069）還朝，任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越明年春，改權開封府推官，因上書論朝政得失，而通判杭州，三十九歲納妾朝雲。後擢知密州，嗣改知徐州，續改知湖州，以詩文涉訕謗，下御史臺獄。案結，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繼遷汝州，允在常州居住；起知登州，到任五天，召還朝任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哲宗元祐元年（1086），五十一歲，升翰林學土，知制誥；嗣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軍州事。復入京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出知揚州軍州事。又以兵部尚書召還，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五十八歲，左朝奉郎、禮部尚書，八月繼室卒，九月出知定州軍州事，以諷斥先朝罪名貶知英州，未到任，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六十一歲時，朝雲病故，得年三十五。明年四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居儋州三年，量移廉州，旋改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行經英州。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抵虔州，五月至真州，晦日在金山與親友相聚，偶見壁間嵌有大畫家李公麟所繪東坡像石刻。往事潮湧，不禁題：「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嘲復自豪以概括一己之平生。七月二十八日病卒於常州，謚文忠，享年六十六歲。隔年，葬在汝州。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四十四歲的蘇軾從徐州抵湖州就任知州。由於在上神宗皇帝謝表中，一時大意寫下：「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竟惹來一場文字獄--烏臺詩案。六月二十七日，御史何正臣上書言：「知湖州蘇軾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一有水旱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軾所為諷刺文字，傳於人者甚眾。……」並將世上流行的蘇軾部分詩文呈神宗皇帝。七月二日，御史舒亶尋摘蘇軾詩句，指其心懷不軌，譏諷聖上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興水利、鹽禁等政策，「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次日，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蘇軾譏諷。於此案中，也指蘇軾有「悛終不悔，其惡已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廢之罪。

神宗見奏章不斷，便下令立案調查，先罷蘇軾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拘提到京。駙馬王詵於宮中得知消息，急派親信到今商丘知會蘇轍。轍一面緊急託王適比皇甫遵早一步趕至湖州協助兄長安置家屬，一面上書神宗陳情，願以官職贖兄長之罪。當皇甫遵進入了湖州衙門，不吭一聲，還是蘇軾先開口，表明對死本不可推辭，乞求能回後堂與家人訣別。皇甫遵這纔打開詔命，原來是革職押回京師。蘇軾對哭泣的妻子說：「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逗得夫人破涕為笑。
 蘇軾在面臨生死危難關頭，表面上雖然如此幽默，其實他在當權派的政治迫害下，也曾精神崩潰，四次險些用自我了斷的方式，以求最後的解脫。
第一次是自沉太湖--此說見孔平仲《談苑》云：「蘇子瞻隨皇甫遵追攝至太湖鱸香亭下，以柁損修牢，是為風濤傾倒，月色如晝。子瞻自維倉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逮者多，如閉目窣身入水，則頃刻間耳。既學此計，又復思曰：不欲辜負老弟。言己有不幸，子由必不獨生也。」
 蘇軾從湖州衙門被押入京是夏曆七月二十八日，經五個時辰停泊太湖邊，應在當天深夜，脁光一鉤，竟言「月色如晝」，或許是文曲星落難，天象異常之故，可惜欠缺蘇軾親筆文字以供佐證。

第二次是自投長江--此說見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言明被捕後，「臣既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
 長江下游又稱揚子江，押解蘇軾船隻所航行的江面應在鎮江與揚州之間，運河主航道即於此區內穿越長江。
第三次是獄中絕食--當年八月十八日，蘇軾押解入京，囚禁在開封城內御史臺監獄。兩天後，由張璪和李定主審的「蘇軾文字獄案」正式開庭。蘇軾不甘屈辱，曾嘗試以絕食作為抗議。他這次欲自殺的記載，也見於＜杭州召還乞郡狀＞：「到獄即欲不食求死」。

第四次是服藥自殺--亦見孔平仲《談苑》：「子瞻憂在必死，常服青金丹，即收其餘，窖置土間，以備一旦當死，則並服以自殺。」
 不過也少了直接的證據。

蘇軾的仕途本來是順暢的，雖因對某些新法內容提出異議而遭排擠出京，但職務仍然漸升。被捕前已擔任五年州級的最高行政軍事長官，之前在徐州率領抗洪有功，蒙神宗皇帝嘉獎，還躊躇滿志。自七年前恩師歐陽脩仙逝後，實際上他已漸為文壇的領袖，詩文無人能超越。而皇甫遵等，「就湖州追攝，如捕賊寇。」
 根據當時他的副手通判祖無頗記錄：皇甫遵「促軾行，二獄卒硬直之。即時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此事無頗目擊也。」
 天降橫禍，面對如此巨大現實落差的政治打擊，任何人一時都很難承受的，蘇軾當然也不能例外。這場烏臺文字獄案，從他甫進牢房，獄吏就問五代有無免罪死的誓書鐵券，已明確暗示他是死囚。既然案子落在他向來瞧不起的那些官員手裏，鐵定將被任意羅織，無限上綱，自料必死。而蘇軾本人也不願牽累眾親友，
 審訊的初期，他只承認在杭州寫的幾首，以及舒亶等人控告的那些語稍欠妥。但否認寫譏諷詩給朋友，並且聲明自己無罪。御史臺那些獄吏為了逼供，便採輪番上陣，日夜審訊不休，來耗損他的肉體，折磨他的精神。稍晚也被從地方抓來御史臺軟禁在三院東閣，日後成為宰相的蘇頌，就經常聽到關在僅一牆之隔--知雜南廡的蘇軾被拷問時的謾罵聲，曾痛心流淚地寫下：「遙憐北戶吳興（湖州治所縣）守，詬辱通宵不忍聞。」

在押解途上，蘇軾由長子蘇邁隨行照顧，曾與之暗中約定，將來如有不測，則牢飯單送魚。某次委由親戚代送，一時不查，竟送了魚，蘇軾以為將死，遂寫下二詩與蘇轍訣別：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
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
魂驚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一天，蘇軾突然打消自殺的念頭。八月三十日，他決定認罪，所有的錯都在己身，與親友無關。將近兩個月的連續審訊，涉案的詩文有一百多篇；每篇蘇軾都得逐字逐句解說，招出如何譏諷影射。蘇軾對二十幾年前的舊作，依然印象清晰。將自己的構思過程，用典出處，歷史掌故講得一清二楚，元元本本。主審李定也不禁私自對其下屬稱嘆蘇軾：「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因證據典，隨問即答，無一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
天無絕人之路，後來因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黃州，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蘇轍被貶江西瑞州任筠州酒監，與蘇軾平日往來的，如曾鞏、李清臣、張方平、黃庭堅、范鎮、司馬光等二十九人亦遭處分。

歷經一百三十天的精神磨難，蘇軾如何走出企圖自殺的陰霾呢？其原因不外是﹕一、已做好面對死亡的心理準備。他說：「余以事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
 既然死罪難逃，自殺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所遺憾的只是死前不能見弟弟蘇轍一面。二、他識破有人陰謀要從肉體及精神上來折磨他到死，索性就認罪好了，不然又怎麼辦呢？因而被迫所寫的認罪書，那放鬆自若、幽默恬澹的心態，不免流露些許輕蔑：「……登科後，入館多年，未曾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在蘇軾眼裏，這些審訊他的獄吏不外是少年郎、孩兒輩，與之較計真不值得呀！就在結案出獄臨時住進親戚家的那晚，幾杯黃湯下肚，蘇軾愛譏諷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揮筆如神地寫下：「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結句--「城東」是御史臺在開封府城的位置，而「少年雞」牽涉到唐玄宗的弄臣賈昌。以玄宗好鬥雞，當時最專擅養雞的少年賈昌，深獲賞愛，因而加官進爵，這不是弄臣，又是甚麼呢？蘇軾言外之意是把整他的人視為弄臣，與他們爭辯反而有失自己的身分呢！

所幸蘇軾文字獄後，雖永留記憶中一輩子不可磨滅的陰影，有時會憂讒畏譏，不敢放膽下筆去寫；但後來還是放空一切，了脫生死，創作纔能達到文學發展的最高峰。又因多次遭貶，先後到過很多地方，更遠謫到海外，纔有機緣寫下了各種傳世不朽的名篇。假使他在被押解入京，一時莽撞投江而死，那麼四十四歲以後二十二年內的名章鉅製，諸如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黃州寒食帖＞墨跡，以及＜潮州韓文公廟碑＞等，豈不全都成了永遠留白，又怎能獲尊為一代文聖？這纔真正是天地間、文化界的最大損失啊！
                 叁、結     論
殺身原不難，所志非於此。絕縫透祥光，新生今日始。

緣散還緣聚，心應無所住。回頭天地寬，大錯休輕鑄。
以上所舉管仲、程嬰、晏嬰、司馬遷、蔡琰、蘇軾等五位男性及一位女性作為珍愛生命的典型人物案例，或從正面、或從反面、或從側面，深入去探討，大概可以理解其所以不自殺的原因了。其實對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來說，自殺並不困難；但凡是有志氣，任重道遠的人，絕不會因一時的挫折而輕易自殺。「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禍福無常，世事多變，活在這個世界，任何人都難免會遇到不幸或無法改變的事情。因世上有些事可以化解，但卻有很多事是無法抗拒的。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實這是孟子教我們要有EQ(情緒智商)，面對逆境時所應抱持的態度。上天是否真的有意安排這麼多逆境來考驗我們呢？但無論如何，能用正念處理逆境，通過後必定有所獲益，對將來再面對同樣困難必定更容易解決，這樣的人必定更容易成就一番大事業。
在人生的道路上，必須學會超越自己纔能獲得成功。一個成功的人不只為了爭一口氣，而是要吞下任何怨氣，並將它完全化解掉。當我們看不順眼的人愈來愈多時，反過來看我們順眼的人，也將愈來愈少了。我們要懂得省思並及時醒來，坦誠以對，切實改善自己的缺失，放下一切不該有的執著。生氣並不能解決問題，它反而是在招惹麻煩，甚至懲罰自己。因此，我們必須用歡喜心去接受任何的橫逆；能從痛苦的地獄中將我們拯救出來的，絕對不是別人，完全要靠自己。人在無法改變失敗和不幸的命運時，必須要學會如何勇敢去面對、去承擔，纔能使自己低落的情緒轉換為好。譬如各種天災人禍，或是親人的突然亡故，任憑你再如何的焦慮、憂鬱、悲傷、痛苦，自我折磨到死，也無法改變既成的事實。惟有節哀順變，學會接受它、適應它，纔是明智之舉。其實，誰沒有煩惱？誰又能夠抗拒任何情緒的困擾？在當今這個壓力越來越大的社會裏，適當轉換情緒，改變態度是必不可少的。懂得處理好自己的情緒，纔會擁有健康的心態，纔有可能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例如：曾因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介入，被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逮捕入獄，囚禁在以羅本島為主多處監獄長達二十七年之久的黑人政治要犯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918年7月18日－2013年12月5日）），順利當選為南非總統。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就職大典上，他特邀經常侮辱並痛毆他的獄警格里高等三人觀禮。在典禮中，逐一介紹並與他們擁抱。他說：「我年輕時心浮氣躁，在獄中是因他們三位的協助下，纔學會了控制情緒……」曼德拉這番出人意表的話，讓虐待他的獄警無地自容，更讓全場的觀禮者肅然起敬，贏得經久不息的掌聲。當儀式完成後，曼德拉再次走到白人格里高身邊，心平氣和地說：「在走出囚室，經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那一刻，我已經清楚，如果自己不能把悲傷和怨恨完全放下，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格里高禁不住淚流滿面，那一刻他終於明白，告別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寬恕。由於南非總統曼德拉懂得處理好自己的情緒，纔會擁有健康的心態，因而寬恕了曾經加害他二十七年之久的白人，終於讓自己的心真正獲得了自由，而成為身心靈健全、白人黑人咸服、舉世敬佩的偉大領袖。

據世界衛生組織最近估計，全世界每年自殺死亡約超過一百萬人，大概每三十九秒就有一人自殺身亡。南韓占三十一萬多，北朝鮮尚未包涵在內；中國大陸占二十餘萬，有兩百萬人自殺未遂，真令人怵目驚心。自殺之所以居非正常死亡首位的原因很多，綜合網路已公布百餘篇有關自殺未遂及死亡個案追蹤統計而總結自殺之意念、心態、動機、企圖、行為等，依其原因比率之輕重、多寡，不外：一是經濟和精神壓力過大，連續受挫，缺乏解決問題的自信與條件；二是對已發生或將發生的事情過度自責，有著深深的內疚感，甚至罪惡感，且嚴重到無法擺脫；三是逃避責任，不敢面對現實，害怕法律制裁；四是感情破碎、情緒失控，生活失去目標；五是罹絕症，不願拖累家人；六是生計艱難，度日如年，覺得人生沒有意義；七是缺乏積極的生命價值觀，從前拚命工作餬口，未培養休閒娛樂的興趣，一旦屆退，生活頓失重心；八是對仇家一種幼稚的報復性消極行為。可惜這些人於生前不知自殺後，在另一國度會受到更殘酷的懲罰與折磨。
 假如他們在尋短之前，能念頭一轉，讓祥光照透陰影、穿過黑暗，獲神佛庇祐、貴人相助，大愛超越死亡；不難絕處逢生，美好的新生命就從今日開始了。因緣聚散有時，我們的心不要太執著；回頭想想，退路很多，天地無限寬廣，不要一時想不開而輕易鑄成了大錯。
人生好比登山，沿途有起有伏；人生又如衝浪，隨著波濤與漩渦而沉浮翻轉，自然有苦也有樂。憂鬱是一種情緒狀態，每個人的情緒恰似山陵或海浪，都會有高低的變化；人的一生中，難免會因遭遇到失落、挫折而出現憂鬱的情緒。生命是寶貴的，生命是用來珍惜的，不是用來肆意的揮霍；這輩子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條、只有一次，而人的生命也是很脆弱的。由於生活壓力、性格，或是其他的因素，人遇到重挫時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傷害，就會產生精神上的疾病，長期惡性循環的結果可能就有自殺的傾向。所以，憂鬱情緒是人們常經歷到的，但是若出現過強、時間過長，且嚴重干擾到正常的功能表現時，則可能是一種症狀的反應，那就得看精神科醫師了。求生惡死，人之常情，但意志力則強弱各殊。一個肯為自己負責，珍愛自己生命的人。就必須學會拿得起，放得下，識得破，看得開的EQ智慧；能將別人對其無理的誣衊、苛責，轉化為鞭策自己的力量，讓自己有更多反省和警惕的機會。不論自己有無過失謬誤，都能勇敢而堅強地挺住；決不因別人的惡言相向，而被迫走上絕路，讓親者痛、仇者快，死後自己卻悔之已晚。我們今生今世最重要的就是擁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必須先有快樂的心情。所以，我們要調整生活坐息，改變生活態度，學會釋放壓力，紓解疲苶，忘掉悲傷，滿懷自信，克服一切的艱難痛苦，重新找回已放失的赤子之心。養成正向思考的習慣，拒絕聽看負面媒體的新聞報導。每天清晨，當我們醒來時，可以有兩個選擇：希望今天過得快樂還是不快樂，這完全是由我們自己的意念來做決定、意志力來執行的。痛苦是一天，快樂也是一天，其實這只是一種心境的差別。今生難得，彌值珍愛，我們何不積極地、快樂的去面對，直前邁進呢！
·  謹附：江蘇九十八叟楊秀峰先生贈詩：

感天動地大文章，四維八德斯宏揚。

管仲惜生胡禍緩，程嬰存趙兒孫昌。

晏子弗殉齊乃治，史遷宮刑史留芳。

文姬悲憤詩受重，東坡不死文采彰。

螻蟻尚且愛性命，有限人生當自強。
振聾啟瞶德無量，字字能發神佛光。
· 　謹附：古閩九十四叟蔡鼎新先生贈詩：
　　匆促人生雖過客，也應珍惜有為身。
　　任它挫折磨其志，總要堅持葆本真。
　　熬至極端臨絕路，頓萌短見欲輕生。
　　猛然轉念祇頃刻，保得微軀待好春。
　　拜讀　陳冠甫教授《今生難得彌珍愛》大文，儆惕輕生者

　　（見《中華詩學》１２１期），敬以直覺成一律回響，仍乞
　冠甫吾兄正教　　　蔡鼎新拜稿一ｏ二年十二月七日
Cherishing the Precious Life

               Chen Ching-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ppeal to the public for the concept that a human being’s present life is indebted to the good deeds done in its last life, which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come by. Therefore, this life needs to be cherished.   The researcher, inspired by Hu Shih’s article, committing suicide, and Master Hung-I’s moral guidance in Paintings on Protecting Lives, embarks on the Buddha’s Sutra of Parental Love To Be Too Profound To Pay it Back in the Ten-Favor Eulogy, and accounts for the concept that parents are bound to have a great affection for their children, while children as their descendants should cherish their own lives.To illustrate the cherishing of this life, listed as typical characters that got rid of suicide are six figures: Guan Zhong, Cheng Ying, Yan Ying, Sima Qian, Cai Yan, and Su Shi. Their behaviors are sequentially probed into from positive, negative and sideways viewpoints, aiming to provide this no-suiciding concept for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make a proper choice after deliberating what to do when unfortunately encountering the hardships and facing the adversity in life.   
Keywords: Keywords: Sutra of Parental Love To Be Too Profound To Pay it Back, the Ten-Favor Eulogy, Guan Zhong, Cheng Ying, Yan Ying, Sima Qian, Cai Yan, Su Shi, Li Shutong, Feng Zikai, Hu Shih, commit suicide
(以上由淡江大學前外國語文學院院長林森鈴教授‧前英文系方政文教授英譯，謹此鳴謝！)
＊本論文作者陳慶煌，字冠甫，號修平，為政治大學國家文學博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專任教授，臺北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兼任教授，並義務兼中華閩南文化研究會理事長暨楹聯研究中心主任、臺灣楹聯學會會長、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秘書長。


� 詳見《中華詩學》第41號，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出版。


� 見《中華詩學》第十八卷第三、四期‧第71--72號，第102～103頁：＜佛心救世頌慈恩--新十恩頌並序＞，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民國九十年春夏季合刊出版。


� 案：溥儒＜壬午山居告廟文＞，亦名＜臣篇＞，有句云：「召忽死義，猶為匹夫；非奉一人，即全臣節。」李猷謂：「心畬先生此文，作于民國三十一年（1942）。其時居住故都，抗戰尚殷，應有人勸往滿洲國任事者。作此文明志，不但文辭典麗，而大節皎然，以一舊王孫之立場，知所不可。」愚以為：憑溥老之 否定召忽，間亦可明白其應支持管仲也。文見：2013年2月，臺北市：紅並樓哲嗣李午景印《溥儒李猷文翰之情》第58～59頁所著錄。


� 根據民間傳說：司馬遷的夫人柳倩娘，係李廣將軍外孫女，亦即李陵的表妹，善繪畫。當她十五歲侍母歸寧入長安時，為李廣利所驚豔，有意納做小妾，卻寧死不從。因仰慕司馬遷的才學與文章，而結下好姻緣，但是李廣利卻與李陵、司馬遷結下冤仇。不過，若以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所說的：「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似乎又有些矛盾。謹著錄如上，以待考證。


� 見清嘉慶十四年二月，胡克家序重刻宋淳熙本《文選》第四十一卷，第十至十八頁。


� 案：清‧施補華《峴傭說詩》云﹕「＜奉先詠懷＞及＜北征＞是兩篇有韻古文，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者也。後人無此才氣，無此學問，無此境遇，無此襟抱，斷斷不能作。然細繹其中陽開陰合，波瀾頓挫，殊足增長筆力，百回讀之，隨有所得。」查蔡琰＜悲憤＞詩有二首，一為七言楚辭體，凡三十八句，二百六十六字；一為五言體，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前者撰於歸漢途中，對胡地生活多所怨嗟，因還未知家人消息，故抒情尚稱含蓄；後者成於歸漢重嫁又遇人不淑之後，故對被擄流離慘狀與滿腔悲憤盡情宣洩，應該皆出琰手，不容置疑。而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二詩，前者明言五百字，後者為一百四十句，七百字。可上與東漢末同屬自敘體之蔡琰＜悲憤＞詩並峙千秋，允為古今絕唱也。此外，本人於民國七十一年（1982），曾改寫＜胡笳十八拍＞而成＜新胡笳十八拍＞，請詳見《心月樓詩文集‧壬戌詩卷》。


� 楊樸為北宋名士，長期隱於杞縣。後被訪尋到，但不願做官，遂強行帶至朝中。真宗問他離家時有人寫詩送行否？答曰：僅妻子作了一首：「更休落拓貪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後大笑，將之放歸。


�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０三七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初版；又見《蘇東坡軼事匯編》顏中其編注：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第57頁。


� 見《蘇東坡軼事匯編》中，第292頁：＜東坡自述＞一節。


� 見《蘇東坡軼事匯編》中，第292頁：＜東坡自述＞一節。


�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０三七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初版；又見《蘇東坡軼事匯編》顏中其編注：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第57頁。


� 見《蘇東坡軼事匯編》中，第292頁：＜東坡自述＞一節。


� 見《蘇軾年譜》孔凡禮撰：中華書局出版，第452頁。


� 案：「烏臺詩案」構陷牽連七十餘人，凡接受蘇軾贈詩而未及時舉發的均有罪。其實在多年前


，蘇轍與當時尚有交情的章惇，就曾經多次勸蘇軾下筆要謹慎，以防詩文惹禍，反成罪證。而


蘇軾也自言：「平時惟子厚（章惇字）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


� 見《蘇軾年譜》孔凡禮撰：中華書局出版，第454頁。


� 見《蘇軾年譜》孔凡禮撰：中華書局出版，第456頁。


� 以上參見湖北省政府門戶網站� HYPERLINK "http://www.hubei.gov.cn2010年10月20日所發布：「寄情山水‧對話" �www.hubei.gov.cn2010年10月20日所發布：「寄情山水‧對話� 天地」邵玉健《探析蘇軾生命觀的轉折升華軌迹》第二章＜蘇軾黃州時期的人生轉折生活面貌與心理意識＞從「蘇軾湖州被捕押臺獄擬投江自殺」點入。又、下段「文聖」尊號，純出本人一己之私見，特此聲明。


�  案：《玉曆寶鈔》明載：如有世人，不去思考天地生人，父母養育身體，珍貴異常，恩重如山。對天地、萬物、父母、國家等四恩未報，未奉勾帖，擅自率爾輕生，立即押解第一殿，收入饑餓廠與乾渴廠。每逢戌、亥日，完全如臨死時一般痛苦。按原來苦痛情境，重複演出；或七十日或一、二年，然後押解其魂魄，再回尋死地方，受悔恨折磨之苦。直至真心懺悔，再轉發第二殿，重新查覈其功過，增減其刑；另遞交各殿，配發地獄受苦。若毫不收斂，立命鬼役勾至各地獄受苦。滿百日後，發配入阿鼻大地獄，永遠以鎖鏈扣住，不許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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